
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子微的对话

武汉京剧院长刘子微———

□周 杰

对话背景

别了帝王将相，别了才子

佳人，武汉京剧院一头扎进

“吉庆街”，武汉式生活，秀出

别样精彩。第9 届中国艺术节

在广州落幕，武汉市选送的京

剧《吉庆街生活秀》斩获“文华

大奖特别奖”。

速读时代，追新求变，谁

有耐心听京剧这一波三折？困

境之下，武汉京剧院院长刘子

微关注当代，打通艺术壁垒，

用时尚包装旧酒。“真想把雪

花变成太阳，照在我心上暖洋

洋。”情动于衷，她且说且唱，

急似连珠炮，恨不能刹住光阴前行之车。

人物介绍

刘子微，国家一级演员，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研

究生班，武汉京剧院院长。主演的《洪荒大裂变》获全

国新剧目探索奖和首届文华奖、《射雕英雄传》获第 3

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表演奖、《三寸金莲》获第 11 届

文华表演奖和中国第 7 届艺术节“观众最喜爱演员

奖”。2005年荣获第 22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08 年

主演的大型当代京剧《吉庆街生活秀》在第 5 届中国京

剧艺术节上荣获“金奖”，2010 年获中国九艺节“文华

大奖特别奖”。

两年哭了不下百次

问：和你对话，想到了《红

楼梦》里的当家人凤姐，风风

火火、干练泼辣。

刘子微（以下称“刘”）：其

实我比较文静。你看到我风风

火火，性子蛮急，连吃饭都静

不下来，是被逼的。可能自己

很要强，有股子倔劲儿。做事

情要么不做，要么做最好，不

服输。说实话，当院长 4 年，有

些压力，有很多委屈，有时很

苦闷，前段时间，我真的有点

儿坚持不住了。

问：压力大，是因为武汉团曾经是全国三鼎甲？

刘：对。社会在发展，戏曲不景气，京剧毕竟是国

粹，可又不能不要。地方剧院排戏不容易，得奖，可能

对我们生存有好处，所以我们必须自我努力，我不愿

意让武汉京剧院在我手里解散。

问：有那么严重？

刘：传统戏曲萎缩得厉害。我们既不是全国十大

团，在湖北省内，条件也是很差的，连排练的剧场都

没有。我们人均年投入 3.2 万元，人家福建、江苏的

京剧团，一年投入几千万。我们有一个小剧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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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现在《吉庆街生活秀》所有演职人员搬进去，人都

站不下，别说演戏了。

问：可还是要做一个大戏？

刘：剧团要靠戏立身。从个人讲，我更愿意排《三

寸金莲》这样的传统戏。为什么排《吉庆街生活秀》？一

是京剧很少排现代戏，当代戏几乎没有，所以我要排；

二，我当院长后，团员都是一波刚毕业的孩子，传统很

弱。而北京上海的剧团大家如云，做传统戏，我们比不

过他们。我手下都是很漂亮、活泼的孩子，喜欢舞蹈、

喜欢歌舞、话剧这些东西。演传统戏有距离，但现代戏

绝对有优势。三，池莉是武汉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是全

国的一张名片，鸭脖子因为《生活秀》全国风靡，吉庆街

极具武汉特色，又有全国知名度，为何不用这个题材

呢？我的指导思想是京剧院要有好剧目，而不是刘子

微个人有好剧目。开始，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多像来双

扬，排戏两年，所有人都说我像来双扬。

问：哪里像？

刘：要强而自立。这两年，我哭了不下百次。一直

以来，我都很坚强地在这个位置上站着。又是管理又

是演出，很疲惫。在武汉演出彩排的时候，嗓子哑了，

在台上唱着唱着就唱不下去了，滴几滴药水，继续唱，

台上合作的演员都哭了。为什么我觉得我的编剧王海

涛好，因为感觉每次演出好像演自己一样。第一场戏

来双扬为了房子要去找后妈，她妹妹会跟她说句话：

“姐，你十年没让我们跟她讲一句话，你真拉不下这张

脸吗？”来双扬回答说：“我是拉不下这张脸，因为我顾

了这张脸，就顾不了这个家了。”这话等于说我自己，

我落下了，可这个剧团，这批孩子怎么办？每次唱到这

里，我的眼泪就忍不住哗哗地往下流。

文艺是张城市名片

问：当初选《吉庆街生活秀》这个题

材，你们寄望其在九艺节上夺魁加分？

刘：我没有想到题材为我加分，而

是想当代戏为我加分。立足传统，多点

儿当代的意识，弄好的音乐、舞美，运用

电脑、多媒体，让我们的戏剧饱满更耐

看。这样不逊色于传统的京剧，对京剧

艺术也是一个发展。

问：着力在灯光、舞美、服装上下功

夫，舞台上的吉庆街的确美轮美奂，选

做这些“加法”，难道不担心喧宾夺了

“京剧”的主吗？

刘：现在所有的创作戏都这样做，

《梅兰芳》等大戏，哪个没灯光舞美？比我们投资大得

多。人家排一个舞剧要一千多万，我这个戏才 200 万。

因为市场经济时代，一切都有市场价。如果按照市场

价，我排不了的。包括编剧、音乐、主演、导演等等，都

是因为交情，好多人都是做义工，免费干。

问：“吉庆街”小市民的精彩就在琐细闲杂，而京剧

比较抽象典雅精致。比如，鞭子一扬，就是十万八千里。

怎么将京剧的精与生活的粗转化好？

刘：来双扬不是一般的老板娘。为什么大老板会

喜欢她，因为她很聪明，很优雅，很漂亮，集中了很多武

汉女人优秀的一面，不是很俗的老板。热烈而不俗气，

为此，我们给来双扬设计了长袖、长裙、大花的服装，夸

张而漂亮。开始有人认为有点儿过，改了几遍，最终又

改回来了，毕竟京剧是舞台艺术。现代戏为何不好看？

很大程度是因服装太写实。如写实，那跟话剧有什么

区别？我们排的不是电视剧，所以我认为服装要夸张、

要艺术。两年实践，我觉得当初的想法是对的，看过我

们戏的所有大艺术家都说服装好看……

问：你也不是地道的武汉人。池莉体验生活是出

名的，你怎么体验她小说里来双扬的生活，把自己变

成来双扬？

刘：我没卖过鸭脖子，但是我感激我的编剧王海

涛很好地拿捏了武汉生活的脉动。他原是我们院里的

党委书记，我们天天为本子“吵架”。书记跟院长写剧

本，这在全国也是一段佳话。为把武汉的感觉找出来，

所有主创都到吉庆街去过多次，还专门到户部巷、北

京的鬼街找灵感。综合了全国许多地方性街市的特

点，外地观众看得也带劲。我们在北京、广州演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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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跟我发短信问，武汉有那么漂亮吗？一定要去

看一看。你看，文艺也是一张城市名片。

因为有爱所以幸福

问：吉庆街让你感动的是什么？

刘：艺人，那些真正的艺人。我看到他们就很心酸

的。我们也是艺人，实际上也为生存。

问：你反复强调着“生存”，让人听着都有危机感。

其实以你的资历和在梨园界的影响力，走到哪里都是

“柱头”，何来生存之虞？

刘：生存不是我个人的生存，是我们院里的生存。

开玩笑说，我可以不当演员了，去找个大款老公。但我

就是独立，我不愿做我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排戏时，

听到我嗓子哑了，舞美、灯光、音乐等老师都上台说“刘

院长，我这里有点儿参片，你含一下。”“先喝点儿水休

息一下”……导演杨小青，快 70 岁的老太太，排练的时

候，她的脚被布景砸了，儿子心疼母亲不让她来。可导演

说没什么事，跟我发短信说“刘院长，我的脚没事，今天

我让你受惊了。你对人很真诚，我真的愿意帮你”。她对

我像母亲对女儿一样，这么多人对我好，你说我委屈

啥呀？虽然我现在没大房子，没好车，可有大家的爱，

我很幸福。

问：看你这次参赛的班底，包括京剧、话剧、歌舞

剧、地方戏，俨然一个集团军。

刘：艺术节包含的艺术门类很多，歌舞、音乐、话

剧、地方戏等等，我的一个团队打出去不够，所以要加

强。我要把楚剧、汉剧漂亮的小伙子小姑娘们，杂技团

漂亮的孩子拉过来；舞蹈演员，是武汉歌舞剧院的演

员；乐团是武汉爱乐乐团和武汉京剧院乐团联合演

出。毕竟出去是代表武汉呀，不是一个小团，我要让大

家看看我们的队伍，这也是体现武汉文艺界的实力。

戏曲太单调，满足不了观众需要。过去讨厌戏曲很慢

的人，或许可以看看舞蹈、听听音乐……你要的我都

有，就可以吸引更多观众。这次在广州演出，一场一千

多个位子，票全卖了，我的同乡会帮忙去买票，结果买

不到票。现在 8+1 城市圈都建立了，将来艺术也是要

合作的。

开阔眼界传承国粹

问：所谓修行在个人，却要师父引进门。而京剧又

讲究师承，你的艺术之路，谁对你影响最大？

刘：我的启蒙老师是小杨月楼（南派京剧代表人

物之一）的女儿杨菊萍老师。我 10 岁学戏，就进他们家

门，被当亲孙女一样。她老公是郭玉昆（江南第一美猴

王）。他们不光教

戏，还管饭。每天

我吃得饱饱的，所

以身体好，自小打

下很好的基础。后

来读研究生，导师

是李维康、孙毓

敏，见了很多大

家，开阔了眼界。

还有京剧大家朱

琦婉老师，我的三

出成名大戏剧都

是她指导我的，不

光帮我设计，每场

演出都守在身边，

一个动作一个动

作地抠。在梨园

界，尤其是出名

后，谁会跟你提意见呀？我演出，朱琦婉老师就在台下

看，然后上来说哪不好……

问：戏曲界的国家级大奖如文华奖、白玉兰奖、梅

花奖你都得了。大奖是靠戏垫起来的，回想起来，大戏

背后都装了怎样的甘苦？

刘：说到甘苦，《吉庆街生活秀》心酸最多。《三寸金

莲》让我把所有个人大奖都拿到了，是人生最重要的。

问：裹脚裹出“三寸金莲”被视为文化中国的糟粕，

当你把它搬上舞台，想给人传递一种什么样的审美

呢？

刘：三寸金莲，即小脚一双眼泪一缸，我曾跟冯骥

才探讨过，我们演绎的是裹脚难，放脚更难。另外一个

原因，是想把我们的传统戏“跷”传承下来。跷是解放

前戏曲舞台上的一种技艺，穿上那个跷呀，女人天生

的体态就出来了，非常漂亮。但是穿跷呢，非常苦。前

面是一个硬的木头，人的整个脚是靠布绑着，支撑就

是三寸小木块。一般是五六岁小孩儿练习，我 30 多岁

才练。脚插进跷，腿部和脚腕子都要绷直，脚跟不能落

地，比练芭蕾还难。开始练时，走不了路，又痛又累，全

身是汗，两腿发抖，练了两个多月我才能不扶着墙走

路……因为这个跷，我的腰椎滑脱，颈椎、胸椎都出毛

病了。

问：戏里角色戏外人生。你怎么协调这个戏里戏

外？

刘：我戏里戏外就一个人，或许就是这么多年对

京剧的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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